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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六
十
年
間
，
我
在
海

軍
陸
戰
隊
第
五
團
團
部
擔
任
少
校

醫
官
，
曾
在
中
秋
時
節
，
隨
著
全

團
行
軍
訓
練
一
星
期
，
行
程
包
含

攀
登
海
拔
一
、
八
四○
公
尺
高
的

臺
東
大
漢
山
。

官
兵
們
全
副
武
裝
，
兩
腳

各
綁
一
個
半
公
斤
重
的
沙
袋
，
以

期
在
作
戰
時
去
掉
沙
袋
後
，
能
「

飛
毛
腿
」
似
的
馳
騁
疆
場
。
我
心

想
是
否
上
級
看
多
了
武
俠
小
說
，

才
會
想
出
如
此
訓
練
構
想
，
真
是

累
苦
我
們
官
兵
了
。

上
午
九
時
，
部
隊
由
團
長

黃
銳
明
上
校
指
揮
，
到
達
大
漢
山

腳
，
稍
作
整
裝
後
，
依
序
出
發
。

第
一
營
由
營
長
閔
震
中
校
領
隊
先

行
出
發
，
第
二
營
由
張
家
驥
中
校

率
隊
跟
進
；
團
本
部
和
各
直
屬
連

，
在
隊
伍
中
後
段
，
第
三
營
由
營

長
張
宏
爾
中
校
率
隊
殿
後
。
沿
途

路
窄
曲
折
，
只
能
以
一
路
縱
隊
蜿

蜒
而
上
，
隊
伍
之
長
，
可
想
而
知

。
我
每
次
立
足
仰
望
，
或
俯
瞰
行

進
中
的
官
兵
，
有
如
長
城
，
硬
是

將
大
漢
山
分
隔
成
兩
半
，
蔚
為
奇

觀
。
但
山
高
路
遠
，
尤
其
腿
上
所

綁
的
兩
個
沙
袋
，
越
走
越
重
，
簡

直
不
勝
負
荷
。

山
徑
曲
道
，
時
而
陡
峭
斜

切
，
時
而
橫
貫
山
腰
，
若
遇
崩
塌

險
路
，
先
遣
部
隊
都
加
以
標
示
，

提
醒
後
續
部
隊
小
心
前
進
。

隊
伍
每
行
進
五
十
分
鐘
，

休
息
十
分
鐘
，
喘
口
氣
，
喝
口
水

，
益
感
飲
水
甘
甜
。
一
路
上
，
常

聽
到
潺
潺
水
聲
，
卻
不
見
水
流
芳

蹤
，
只
感
受
到
秋
老
虎
般
的
熱
氣

，
口
乾
難
熬
，
而
水
壺
因
為
規
定

不
得
喝
光
，
往
往
僅
存
幾
口
保
留

量
。
幸
而
途
經
山
腰
數
間
工
寮
，

部
隊
休
息
午
餐
，
裝
滿
水
壺
，
享

用
早
晨
所
帶
的
便
當
，
感
覺
也
是

最
好
吃
的
一
餐
美
味
。

部
隊
攻
上
山
頂
，
已
是
黃

昏
，
寒
風
凜
冽
，
真
所
謂
「
高
處

不
勝
寒
」
，
和
白
天
的
酷
熱
成
強

烈
對
比
。
我
們
各
自
尋
找
後
勤
單

位
送
上
來
的
寢
具
，
躲
到
背
風
的

山
岩
或
叢
林
中
準
備
夜
宿
。

辛
苦
的
炊
事
同
袍
，
在
山

頂
備
妥
便
當
等
著
我
們
，
民
事
官

也
協
調
好
聯
勤
服
務
處

的
熱
賣
餐
車
，
販
賣
各

種
麵
食
和
罐
頭
，
大
家

排
隊
購
買
，
僅
此
一
車

，
售
完
為
止
。

秋
節
前
夕
，
躺
臥

山
上
，
仰
望
當
空
皓
月

，
聆
聽
四
野
蟲
聲
，
有

如
人
間
仙
境
。

一
夜
安
睡
後
，
趁

著
晨
曦
初
露
，
我
們
收

拾
行
囊
，
用
完
早
餐
後

下
山
。
諺
云
：
「
上
山

容
易
下
山
難
。
」
上
山

可
慢
慢
攀
爬
，
下
山
速
度
難
以
控

制
，
如
遇
碎
石
陡
峭
處
，
常
有
摔

跤
之
虞
。

行
至
山
腰
，
陣
陣
雲
霧
飄

來
，
有
如
步
入
飄
渺
境
地
，
不
見

前
後
同
袍
影
蹤
。
直
到
霧
散
日
現

，
視
野
所
及
，
田
園
風
光
，
青
山

綠
水
，
好
似
一
幅
山
水
畫
。

日
落
前
返
抵
平
地
，
住
宿

原
住
民
村
裡
的
一
所
學
校
。
晚
間

由
政
戰
處
長
徐
雲
蓀
中
校
策
畫
，

並
派
員
協
調
，
舉
辦
中
秋
節
軍
民

聯
歡
晚
會
。
節
目
均
由
村
中
少
女

和
國
校
同
學
表
演
，
以
美
妙
舞
姿

和
圓
潤
歌
聲
，
慰
勞
我
們
這
群
不

能
返
家
過
節
的
官
兵
，
同
袍
都
由

衷
地
感
謝
。

秋
節
當
天
，
部
隊
休
息
。

早
餐
後
，
各
單
位
自
行
帶
隊
至
村

側
的
士
文
溪
，
洗
滌
衣
物
，
在
河

床
上
自
由
嬉
耍
。
我
們
眾
好
漢
，

昨
日
騰
躍
大
漢
山
，
今
日
濯
滌
士

文
溪
，
為
山
川
帶
來
盎
然
生
氣
；

但
夜
裡
我
們
又
吸
收
皎
月
精
華
，

想
必
也
能
增
添
靈
秀
之
氣
。

行
軍
訓
練
最
後
一
天
，
官

兵
們
仍
頂
著
豔
陽
，
背
負
武
器
裝

備
前
進
，
直
到
返
抵
團
部
。

「
平
時
多
流
汗
，
戰
時
少

流
血
」
，
嚴
格
訓
練
，
是
軍
人
最

大
的
福
利
。
退
伍
二
十
六
年
了
，

軍
旅
點
滴
，
時
時
浮
現
腦
海
，
特

別
是
六
十
年
中
秋
節
，
我
們
第
五

團
官
兵
同
袍
，
一
同
在
大
漢
山
行

軍
，
和
原
住
民
同
胞
聯
歡
慶
佳
節

的
情
景
，
皆
如
回
甘
的
山
泉
，
滋

潤
著
喉
間
和
心
田
！

家
鄉
豫
北
安
陽
縣
有
許

多
良
田
，
老
家
曲
溝
鎮
的
棉

田
就
佔
有
三
分
之
二
。
每
年

秋
季
艷
陽
高
照
，
棉
頭
變
紅

，
棉
桃
蹦
裂
，
向
上
露
出
像

兔
耳
朵
似
的
五
辮
棉
花
，
到

中
秋
節
前
後
就
可
採
摘
。

哥
哥
大
我
四
歲
，
先
入

國
小
，
隔
一
年
，
父
親
高
岐

伯
先
生
送
我
入
學
，
全
校
以

我
最
矮
、
年
齡
最
小
，
不

到
一
週
，
校
長
就
要
我
回

家
自
學
。
父
親
即
買
彩
色

字
方
，
每
天
教
我
認
字
，

那
年
冬
末
，
父
親
不
幸
辭

世
。
隔
年
，
母
親
送
我
入

私
校
，
再
一
年
轉
公
立
學

校
。
我
們
三
兄
弟
成
績
都

不
錯
，
但
仍
需
幫
家
裡
耕

種
，
特
別
是
採
棉
花
，
如

此
可
賺
些
零
用
錢
。

有
一
年
中
秋
節
，
我

們
兄
弟
去
幫
別
家
採
棉
花

，
母
親
曹
香
枝
女
士
給
我

們
每
人
一
個
肚
兜
，
一
條

被
單
，
隨
著
眾
婦
女
摘
棉

。
棉
花
塞
滿
肚
兜
，
就
倒

在
被
單
上
。
日
落
前
收
工

，
提
起
被
單
四
角
，
扭
上

幾
轉
，
甩
上
肩
膀
，
揹
回
主

人
家
秤
過
，
每
兩
斤
獲
得
十

文
錢
；
大
人
可
摘
三
、
四
十

斤
，
小
孩
摘
十
多
斤
，
拿
到

錢
回
家
就
交
給
母
親
。

每
逢
秋
節
，
母
親
在
家

製
作
土
月
餅
，
將
和
好
的
麵

，
弄
成
大
圓
片
，
以
摻
麵
粉

的
砂
糖
，
撒
在
上
面
，
再
放

一
層
大
麵
片
，
又
撒
一
層
砂

糖
，
最
上
面
再
蓋
一
張
麵
片

，
將
三
層
麵
片
四
周
，
捏
成

如
餃
子
的
褶
邊
，
以
防
蒸
熟

時
糖
水
流
出
。

最
上
一
層
中
間
，
暫
時

扣
個
小
碗
代
表
月
亮
，
四
周

塗
糖
水
，
再
撒
些
芝
麻
。
然

後
拿
走
小
碗
，
放
進
竹
籠
蒸

熟
，
就
成
了
土
製
月
餅
。

晚
餐
後
，
等
著
祭
月
，

一
家
人
剝
毛
豆
、
吃
月
餅
，

毛
豆
是
從
棉
田
邊
拔
來
的
。

在
院
子
祭
拜
嫦
娥
和
玉

兔
時
，
月
餅
放
在
供
桌
上
，

毛
豆
莢
葉
莖
放
在
桌
下
。
全

家
圍
成
圓
圈
唱
起
歌
來
：
「

月
兒
彎
彎
照
九
州
，
幾
家
歡

樂
幾
家
愁
…
…
」
，
母
親
伸

出
雙
臂
，
將
我
們
四
兄
妹
摟

在
一
起
，
笑
著
說
：
「
我
的

好
兒
女
。
」
但
別
過
頭
去
就

流
淚
了
！
我
們
看
到
，
就
趕

緊
用
袖
口
擦
掉
母
親
的
淚
水

，
母
親
應
是
思
念
過
世
的
父

親
，
不
能
共
享
團
圓
。

我
們
兄
妹
各
奔
四
方
，

母
親
也
在
五
十
二
年
中
秋
辭

世
，
此
時
仰
望
月
娘
，
回
首

當
年
，
不
禁
熱
淚
盈
眶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鍾
曹
如
先
生
，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隨
七
十
五
師
幼

年
隊
來
臺
，
服
役
海
軍
陸
戰
隊

，
曾
參
與
南
日
島
突
擊
戰
，

七
十
七
年
退
伍
。

——在院子祭拜嫦娥和玉兔時，

月餅放在供桌上，毛豆莢葉莖放在桌

下。全家圍成圓圈唱起歌來⋯⋯

月兒圓圓照我家
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初
，
我
自

海
軍
官
校
畢
業
，
先
派
成
安
艦

擔
任
見
習
官
，
約
在
七
月
初
奉

調
「
沱
江
艦
」
，
初
任
少
尉
輪

機
官
。
那
時
沱
江
艦
正
納
編
「

南
巡
支
隊
」
服
勤
，
基
地
也
在

成
安
艦
靠
泊
的
澎
湖
測
天
島
。

南
巡
支
隊
任
務
編
組
是
四

艘
艦
，
每
次
三
艘
在
金
門
駐
防

，
每
周
輪
換
一
艘
回
澎
湖
馬
公

進
行
整
補
。

四
十
七
年
八
月
底
，
南
巡

支
隊
暫
時
停
泊
馬
公
防
颱
。
因

美
軍
駐
金
門
顧
問
換
防
，
及
戰
地
記

者
赴
金
採
訪
，
需
在
颱
風
來
臨
前
載

運
。
即
由
支
隊
長
姚
道
義
率
領
維
源

、
柳
江
和
沱
江
等
三
艦
，
護
送
負
責

載
運
的
美
堅
艦
。

九
月
一
日
夜
，
支
隊
到
達
金
門

，
沱
江
與
美
堅
艦
進
入
料
羅
錨
泊
後

，
一
艘L

C
M

艇
停
靠
沱
江
艦
旁
，
開

始
轉
乘
裝
載
，
等
到
離
開
時
，
已
是

九
月
二
日
凌
晨
。
沱
江
艦
另
負
責
執

行
高
級
長
官
及
器
材
專
送
任
務
。

當
我
們
完
成
轉
駁
，
起
錨
向
外

海
急
駛
，
準
備
返
航
歸
隊
時
。
不
料

，
一
出
料
羅
灣
，
立
刻
被
敵
快
艇
盯

上
，
敵
集
中
火
力
圍
攻
沱
江
艦
，
曳

光
彈
好
似
流
星
，
對
著
我
艦
砲
及
駕

駛
臺
定
向
射
擊
；
敵
若
是
實
施
掃
射

，
由
於
我
的
位
置
較
曝
露
，
可
能
在

第
一
波
接
戰
就
捐
軀
了
。

不
久
，
我
艦
唯
一
的
三
吋
砲
管

被
擊
中
，
爆
炸
威
力
造
成
人
員
嚴
重

傷
亡
。
「
標
尺
手
」
的
右
手
腕
，
在

預
備
彈
藥
箱
底
下
找
到
；
「
射
手
」

受
傷
，
自
行
至
官
廳
治
療
，
他
躺
在

戰
時
手
術
臺—

餐
桌
上
，
醫
官
陳
科

榮
少
尉
正
準
備
要
治
療
射
手
時
，
一

發
砲
彈
從
右
舷
沙
發
椅
下
射
進
官
廳

，
瞬
間
爆
炸
，
躺
在
餐
桌
的
傷
者
，

受
到
金
屬
桌
面
保
護
，
因
而
無
恙
，

陳
醫
官
身
體
右
側
卻
中
了
不
少
彈
片

，
失
血
過
多
，
為
國
捐
軀
了
！

指
揮
臺
的
槍
砲
官
，
用
電
話
轉

達
命
令
：
「
三
一
砲
放
！
」
再
叫
一

聲
還
是
沒
回
應
，
於
是
向
前
察
看
，

發
現
三
一
砲
已
中
彈
，
而
指
揮
臺
後

方
右
舷
信
號
燈
座
也
中
彈
，
在
駕
駛

臺
後
端
的
三
位
信
號
人
員
不
幸
殉
職

；
站
在
中
間
的
輔
導
長
、
航
海
官
、

通
信
官
等
三
人
負
傷
。
位
在
前
端
窗

口
處
的
艦
長
、
槍
砲
官
和
航
海
中
士

未
受
傷
。

四
十
厘
米
砲
因
前
次
作
戰
受
損

，
發
射
不
久
就
卡
住
。
二
十
厘
米
砲

射
手
非
常
勇
敢
，
中
彈
後
，
不
幸
陣

亡
；
裝
彈
手
接
續
作
戰
，
一
面
裝
彈

一
面
發
射
，
但
是
最
後
也
倒
在
射
手

同
袍
身
上
。

作
戰
期
間
，
我
艦
機
艙
中
彈
，

輪
機
長
曲
以
堂
上
尉
肘
部
受
輕
傷
，

主
機
汽
缸
破
裂
，
滿
機
艙
的
蒸
汽
，

全
艦
失
去
動
力
，
電
也
停
了
，
形
成

漂
流
狀
態
，
砲
火
無
法
發
射
，
全
艦

靜
寂
無
聲
，
敵
艇
也
停
止
射
擊
。
我

因
指
揮
救
災
，
在
進
入
前
艙
前
，
看

到
敵
快
艇
三
艘
排
成
縱
隊
，
從
我
艦

左
舷
不
遠
處
急
駛
而
過
，
卻
未
射
一

彈
，
原
來
他
們
的
彈
藥
也
用
盡
。

此
時
南
巡
支
隊
在
外
海
，
調
派

二
艦
支
援
作
戰
，
當
其
彈
道
落
在
附

近
海
面
時
，
敵
艇
隨
即
退
卻
，
戰
鬥

隨
之
結
束
。

沱
江
艦
後
舵
房
及
機
艙
均
中
彈

進
水
，
副
長
室
因
中
彈
，
堵
不
住
進

水
，
室
內
文
件
散
落
遇
水
後
泡
成
紙

漿
。
抽
水
泵
抽
幾
分
鐘
就
堵
住
，
需

清
理
後
再
進
行
抽
水
；
人
員
能
動
者

，
組
成
水
桶
隊
，
以
接
力
方
式
向
外

倒
水
。
船
頭
輪
機
隊
住
艙
亦
進
水
，

不
敢
開
啟
已
關
閉
的
艙
門
。

南
巡
支
隊
旗
艦
維
源
艦
靠
過
來

，
拖
帶
我
們
駛
往
馬
公
，
友
艦
亦
派

人
協
同
救
援
。
晨
間
拖
帶
途
中
，
我

受
命
帶
領
兩
位
戰
士
，
將
十
一
位
陣

亡
同
袍
，
抬
到
船
艉
甲
板
排
放
整
齊

，
下
鋪
床
墊
，
上
覆
蓋
大
國
旗
，
以

示
崇
敬
。
他
們
陣
亡
時
的
樣
貌
，
至

今
我
還
清
楚
地
記
著
；
如
信
號
上
士

朱
容
，
當
時
就
躺
在
信
號
甲
板
上
。

負
傷
官
兵
，
如
輪
機
長
曲
以
堂
、
輔

導
長
楊
國
光
、
通
信
官
潘
維
杰
、
航

海
官
童
志
有
，
之
後
都
住
院
治
療
。

留
艦
軍
官
只
有
劉
溢
川
艦
長
、
副
長

袁
炳
瑞
、
槍
砲
官
吳
瑞
昌
及
筆
者
四

人
，
幸
未
受
傷
。

依
據
戰
史
記
載
，
戰
役
發
生
於

四
十
七
年
九
月
二
日
凌
晨
三
十
四
分

至
二
時
三
十
分
，
我
軍
擊
沉
敵
魚
雷

快
艇
三
艘
、
大
型
砲
艇
八
艘
，
傷
敵

砲
艇
二
艘
。
沱
江
艦
陣
亡
十
一
人
，

其
中
一
員
為
醫
官
，
傷
者
三
十
餘
人

，
傷
亡
逾
半
，
真
是
悲
壯
！

戰
後
海
軍
呈
報
首
功
艦
長
劉
少

校
，
榮
獲
忠
勇
勳
章
，
筆
者
也
獲
頒

「
干
城
乙
種
一
等
獎
章
」
。
當
年
能

為
保
衛
臺
灣
盡
心
力
，
並
安
然
無
恙

，
感
謝
上
天
眷
顧
。

國
造
第
三
代
「
沱
江
艦
」
（
舷

號6
1
8

）
，
於
今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命

名
，
五
月
一
日
下
水
，
在
此
可
向
為

國
捐
軀
的
先
烈
報
告
，
國
家
沒
有
忘

記
他
們
，
沱
江
又
獲
得
新
生
，
我
們

與
有
榮
焉
。

沱江艦 立戰功 【作者速寫】田祥復

先生，民國四十二年

考取海軍官校，曾參

與九二海戰，服役至

七十八年退伍。八十

年起在臺北榮總急診

室擔任志工，至一○

一年。

——不料，一出料羅灣，立刻被敵快艇盯上，敵集中火

力圍攻沱江艦，曳光彈好似流星，對著我艦砲及駕駛臺定向

射擊⋯⋯

民國一〇二年中秋節，高安澤、陳素卿夫婦（左

四、五 ）偕兒女、親友，赴日月潭旅遊時合影。

民國九十年，田祥復（右）、

高信英夫婦出遊時留影。

—
—

舉
辦
大
規
模
的

「
留
昆
仝
事
及
家
屬
聚

餐
會
」
後
，
留
下
一
幀

頗
具
歷
史
意
義
的
珍
貴

照
片⋯

⋯

民國一〇二年冬，鍾曹如、林清

月夫婦（左二、一）偕兒孫同遊臺東

時合影。

抗
戰
期
間
，
中
央
航
空
學

校
遷
往
雲
南
昆
明
，
服
役
航
校
的

父
親
，
就
是
在
那
時
認
識
生
長
在

昆
明
的
母
親
。

父
親
徐
鳳
賢
先
生
因
家
貧

，
沒
上
過
學
，
從
軍
後
只
能
從
事

雜
役
，
且
入
伍
時
年
幼
，
沒
資
格

拿
槍
，
派
在
伙
房
擔
任
炊
事
兵
。

從
北
伐
到
抗
戰
，
直
到
隨
軍
來
臺

；
自
空
軍
航
空
學
校
成
立
，
到
遷

來
臺
灣
的
空
軍
官
校
，
始
終
堅
守

崗
位
。
父
親
認
為
炊
事
工
作
非
常

重
要
，
讓
官
兵
吃
飽
，
才
是
打
勝

仗
的
根
本
，
如
果
長
官
誇
獎
他
菜

做
得
好
，
或
因
此
獲
得
獎
金
，
就

備
感
光
榮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，
八
年
堅

苦
抗
戰
後
，
終
於
贏
得
光
榮
勝
利

，
遷
駐
昆
明
的
中
央
航
空
學
校
，

在
那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舉
辦

大
規
模
的
「
留
昆
仝
事
及
家
屬
聚

餐
會
」
後
，
留
下
一
幀
頗
具
歷
史

意
義
的
珍
貴
照
片
（
上
圖
）
，
大

夥
一
同
歡
慶
抗
戰
勝
利
，
也
見
證

當
年
的
克
難
生
活
，
相
信
那
一
餐

，
父
親
和
炊
事
同
袍
，
一
定
是
忙

得
不
亦
樂
乎
！
相
片
中
第

四
排
右
三
位
是
我
父
親
，

而
母
親
朱
桂
美
女
士
則
在

第
四
排
左
起
第
六
位
。

這
幀
照
片
反
映
的

勝
利
光
輝
，
一
直
烙
印
在

我
心
中
，
對
當
年
投
身
抗

戰
的
長
輩
們
，
也
深
深
敬

佩
與
緬
懷
不
已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徐
志
蓮

女
士
，
榮
民
子
女
，
空

中
大
學
畢
業
，
曾
任
職

陸
軍
通
信
單
位
，
之
後

轉
任
托
兒
所
幼
教
師
和

所
長
到
退
休
。

徐志蓮幼時和

父親合影。

行
軍
演
習
度
中
秋

—
—

行
至
山
腰
，
陣
陣
雲
霧
飄
來
，
有
如
步
入
飄
渺
境
地
，
不
見
前
後

同
袍
影
蹤
。
直
到
霧
散
日
現
，
視
野
所
及
，
田
園
風
光
，
青
山
綠
水⋯

⋯

歡
慶
勝
利
大
會
餐

【作者速寫】高安澤先生，

民國三十六年入伍，服役陸

軍，曾參與八二三砲戰，

六十一年退伍後轉任教職，

八十四年退休，著有《太平

盛世好讀書》等。


